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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—怀念我们的老师翟中和院士

佟向军  陈建国  张传茂  丁明孝

(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, 北京 100871)

翟中和院士

翟中和院士(1930—2023年)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, 也是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奠基人之一。翟老师出

生在中国江南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小农之家, 历经坎坷, 凭借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, 持之以恒的勤勉, 终成大家。
他的经历, 催人奋进。

科学人生

风雨故园
1930年8月18日 , 翟中和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 , 

与宜兴交界的一个小村庄—八字桥。上世纪30年
代, 连绵不息的社会动荡下, 溧阳也难以逃脱当时中

国农村普遍的凋敝情形。8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 , 
翟老师从小就体会了生活的艰辛。

翟老师7岁开始在村里唯一的学堂接受启蒙教

育 , 学堂是一至三年级的几十个孩子的共用教室。

教师也只有一位 , 负责轮流讲授三个年级所有的课

程。特殊的环境 , 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学和独立思

考的习惯 , 这对翟老师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

响。

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 上海、南京相继失陷。

日本侵略军不时下乡扫荡 , 兵荒马乱 , 乡村的宁静

不复存在。翟老师与他的小伙伴们不得不经常停课, 
随大人东躲西藏。这种情形下 , 能保住性命都已不

易 , 要安放一张书桌就更是成了奢侈 , 翟老师也越

发珍惜学习的时间。战乱使乡下更加破败 , 翟老师

家中的情况日渐困窘 , 每天早晨聊以果腹的食物一

般只能是一碗稀粥。学校离得远 , 路又难走 , 翟老

师很早就要出发去上学。深秋时节, 蒙蒙细雨不断, 
对仅以稀饭果腹的少年而言 , 走到半路 , 便已饥寒

交迫。八字桥到歌岐村只有羊肠土路 , 翟老师经常

赤脚在雨中踩着冰冷泥泞的路 , 走6里路去学校 , 从
未旷课。到了学校 , 在不御风寒的教室里空着肚子

听课 , 中午也没有午饭 , 下午还要继续上课。少年

不识愁滋味, 年幼的翟老师并没有觉得生活的艰辛, 
而是记住了很多乐趣 , 童年的水乡生活带给他许多

甜美的回忆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 , 翟老师考入了江苏省立溧阳

中学。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贫 , 但教师们的教学态度

都十分认真 , 有一份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担当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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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劳苦大众的理解 , 多了一份对农村出身学生的关

怀与重视。

清华园是一个农村少年心中的知识圣殿 , 悉心

向往。“我第一次看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 , 第一次看

到了显微镜 , 第一次使用了自来水和电灯……”更令

他激动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, 翟老师在这里见到了

久有耳闻的大学问家。陈帧、赵以炳和沈同等教授

开设的 “普通生物学 ”, 李继侗教授的 “植物学 ”以及

张青莲教授的“普通化学”课程, 都让这位来自农村、

曾经赤脚踏着泥泞求学的学子如醍醐灌顶 , 茅塞顿

开。大师们将深奥晦涩的知识娓娓道来 , 深入浅出 , 
引人入胜 , 翟中和第一次意识到科学原来这样有趣 , 
这样令人着迷。从那时起 , 翟老师的心中隐隐约约

有了一个人生目标, 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, 开始为自

己的目标奋斗了。

新中国刚刚成立 , 百废待兴 , 而人才是建设国

家的第一要务。1951年 , 中国派出留苏学生375名 , 
翟老师就是这其中的一员。呼啸的列车 , 穿过广袤

的西伯利亚平原, 运行了7天7夜, 终于到达终点站莫

斯科。留学生们在这里被分配到不同的大学学习 , 
翟老师被派往列宁格勒 (现圣彼得堡 )大学生物学系

学习。

列宁格勒的冬天漫长而阴沉 , 与翟老师的家乡

溧阳天差地别, 与清华园所在的北京也大相径庭, 但
这一切都没有影响翟老师的学习。由于没有语言基

础 , 刚开始上课时连笔记都记不下来 , 只能在课后

向苏联的同学借笔记来抄。翟老师他们要同时学

 初中毕业(左)和高中时(右)的翟中和

“为往圣继绝学 , 为万世开太平 ”。这种情怀也深深

影响了翟老师, 当他自己成为教师后, 对学生始终有

份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。

转眼高中毕业 , 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。翟老

师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。翟老师出生和生长在

农村, 从小的耳濡目染, 将来当一位医生或者农业科

技人员, 成为翟老师的最终选择。1950年, 翟老师考

入清华大学生物系。

留学岁月
从江南乡村走出来的翟老师 , 坎坷的经历和艰

难困顿, 赋予了他强大的自学、自律能力, 磨炼出了

他承受任何困难的强大心理素质和毅力 , 面对任何

艰苦、恶劣、凶险的环境, 他都能安之若素, 珍惜学

习与工作的机会 , 始终把做事放在首位。他在以后

70多年的人生中, 从来不会怨天尤人, 从不因怀才不

遇而自怨自艾, 无论遭遇任何挫折, 他都依然满怀希

望, 努力向前。少年时的艰苦经历, 也使他多了一份

伏罗希洛夫(一排右2)到北大访问, 参观汤佩松先生实验室,  
翟中和(一排左3)做翻译(一排左1为陈德明先生, 左2为陈阅

增先生, 一排右1为汤佩松先生; 二排左1为当时的北京市长

彭真, 左3为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)

翟中和与少时好友李栋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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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专业课和俄语 , 因此要比苏联同学多花一倍的时

间。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, 就是学习, 时间多达16小
时。“我的想法也很单纯: 到了苏联一切都为了保证

学业, 其他的什么都不想。”心中只想把知识学到手, 
回去建设新中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 , 在翟老师的成

绩单上, 45门课中有44门考了5分。他的俄语也是突

飞猛进 ,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于1957年
时到北大访问, 翟老师给他当翻译, 这位苏联领导人

赞许道: “你的口音很纯正！”
1956年, 26岁的翟老师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, 并

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。回国后适逢全国高等学校进

行院系调整 , 北京大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系、清华大

学生物学系以及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合并 , 成立北京

大学生物学系。翟老师服从组织安排 , 到北京大学

生物学系工作 , 先后担任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的

助教。

1959年 , 翟老师再次被派往苏联进修 , 这次是

到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攻生物电子显微学 , 在
导师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的指导

下研究射线对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。别里科夫斯卡

娅当时已年逾六旬, 但依然精力过人、严谨勤奋, 她
的悉心指导和言传身教 , 对翟老师的学术研究和人

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此后的数十年里 , 翟老

师应用电子显微技术在细胞生物学领域做了大量系

统而有特色的工作 , 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开

拓者之一。1991年 , 翟老师在时隔30年后才有机会

重访莫斯科, 斯人已逝, 他特意到别里科夫斯卡娅的

墓碑前凭吊, 感念这位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导师。

艰难岁月
1961年回国后 , 在政治气候和物质条件都异常

严苛的情况下, 翟老师与其合作者攻坚克难, 筚路蓝

缕 , 在国内建立了细胞超微结构研究技术。该项技

术当时主要用于放射生物学研究。 
十年内乱期间 , 北大、清华的许多教师被下放

  在列宁格勒郊区(1954年)

 1955年, 翟中和(右1)与沙萨·尤金、莫加·依沙伊凡

一起做实验

 留苏归国时的翟中和与弟弟翟中齐在天安门广场

北京大学1958级放射班毕业合影(前排右2为翟中和, 前排左6
为沈同, 中排右7为高伟良, 高伟良后来和翟中和一起工作)



1608 · 科学人生 ·

复杂 , 产品质量不稳定。“是否可以用培养细胞来繁

殖病毒 , 做疫苗 , 进而推广到生产上去”。只要确定

了方向 , 无论多么辛苦 , 无论多么困难 , 翟老师都会

把工作向前推。基础研究出身的他 , 从没见过疫苗

的工业化生产, 于是就带学生下工厂调研, 无论路途

远近, 他都亲自率队。

翟老师团队用单层成纤维细胞培养鸭瘟病毒 , 
经连续传代, 使病毒对鸭的致病力显著减弱, 制成鸭

瘟弱毒疫苗。这个工作 , 开创了中国细胞鸭瘟疫苗

的先河。

翟老师率先在国内研究用培养细胞制备疫苗

的技术 , 并先后多次在国内生物制品厂举办组织培

养细胞繁殖病毒的学习班 , 培养了一批掌握细胞培

养技术的骨干力量 , 并于1976年在全国兽医行业里

招收了一批学员进入北大生物学系学习 , 创办了兽

医生物学专业。他们于1980年毕业后 , 都在各自岗

位成为骨干 , 有的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细胞疫苗

安全可靠 , 疫苗免疫力稳定 , 持续时间长 , 节省了人

力、物力和财力。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非常

难能可贵的。

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 , 翟老师还对病毒与细

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。他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

并结合其他手段 , 对家畜和人的多种病原体病毒在

细胞内的复制、装配及其与亚细胞结构的关系进行

了系统研究, 发表了60多篇论文。更为重要的是, 随
着研究的进行, 一个以翟老师为核心的团结、勤奋、

有特色、有活力、有创造性的科研集体逐渐形成 , 
这也是后来细胞生物学专业的雏形。

到江西省鄱阳湖畔的鲤鱼洲 , 建立北大鲤鱼洲分校

和实验农场。

翟老师全家四口住在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上 , 
说是住房 , 其实就是由牛圈改造的小草房。后来杨

澄老师 (翟老师夫人 )被抽调到军宣队 , 夫妻两人两

地分居 , 两个女儿都要翟老师来照看。在那样艰苦

的条件下 , 翟老师对待自己在干校里的 “工作 ”—
养猪和种水稻仍然一丝不苟。他对任何事情都认真

负责 ,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他的猪每头都养得膘肥

体壮; 他们种的水稻也年年丰产, 他领导的班被称为

“水稻丰产班 ”。因为这些突出表现 , 翟老师在1970
年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先进分子 , 作为走“五 ·七”道
路的优秀代表 , 到井冈山参加了先进分子表彰交流

会。

1971年 7月 , 北大校党委决定撤销鲤鱼洲北大

实验农场, 老师们返回北大。 
1970年前后 , 北大生物学系开始招收 “工农兵

学员”。翟老师知道学员们的知识底子太薄, 但他很

看重他们的勤奋苦学精神, 就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, 
反复讲。在教书和共同劳动的过程中 , 翟老师和这

些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。后来, 这些“工农兵

学员”有的成为翟老师的研究生 , 有的出国留学 , 不
少人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 , 还有人当了教授和院

士。

1973年 , 北大生物学系已经开始逐步恢复日常

教学和科研工作, 系里把生物楼124室分给翟老师做

实验教学用。老师们清理了124室的垃圾, 重新安上

了缺失很久的门, 自己动手修理、调试仪器设备, 因
陋就简 , 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。从此 , 124室成为翟

老师团队最主要的实验室, 直到现在, 翟老师的学生

们, 都认定自己是“124”人。

疫苗研究
凭着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 , 翟老师与其他几位

老师, 组建了畜牧兽医专业, 招收工农兵学员。北大

老师传统上是做基础研究的 , 对兽医和相关家畜疾

病和免疫接种可以说一点都不懂 , 但经过艰辛的努

力 , 翟老师所带领的团队不但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

病毒鉴定方法 , 并鉴定出了猪传染性水泡病、牛流

行热、牛传染性鼻气管炎、口蹄疫等家畜传染病的

病原体; 同时也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疫苗生产技术。

当时, 一般是用小动物或鸡胚来培养病毒疫苗, 操作

 兽医生物学专业的学生(后排左3为翟中和, 后排左5丁明孝, 
后排右1为蔡益鹏, 中排右1为马莱龄, 前排左3为刘素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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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建立
1976年10月, 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倒台, 中国的知识

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 
翟老师青年时代的梦想 , 探寻细胞的奥秘 , 一

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他敏锐地察觉到 , 对细胞的结

构与功能、增殖规律的研究 , 将是生命科学领域的

重要方向。翟老师学术思想的这种转化 , 早在他用

细胞培养疫苗的时候就已萌芽。

1978年北大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 , 翟老师为学

科带头人。也正是这一年, 国家恢复研究生教学, 并
实行学位制度。翟老师招收的首批硕士生何大澄和

丁明孝, 就是这1万多名幸运者中的两个。

何大澄和丁明孝都是北大生物学系 60年代的

大学生, 翟老师第二次留苏回来的时候, 做过他们的

班主任。知道考研恢复的时候 , 翟老师立即给何大

澄打电话 , 让他必须回去读研究生。翟老师对他说 : 
“你在那儿当搬运工和下农田 , 这不是你亏了 , 这是

国家亏了, 白培养你了。”
翟老师对学生的前途非常关心 , 对学生的要求

也很严格。何大澄和丁明孝刚入学的时候 , 翟老师

就提出来三条要求。他说 , 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做

一点事情 , 给你们提几点要求。“第一点 , 你们不要

在夜里12点钟以前睡觉; 第二点, 星期天和节假日就

不要休息了 ; 第三点 , 这几年就别生孩子了。”这些

要求今天看来似乎不近人情 , 但当时的科学工作者

好不容易有了做点工作的机会 , 所以人人都有一种

紧迫感。

翟老师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, 每次学生看电镜, 
他也亲自前往, 电镜照片翟老师都要亲自看, 边看边

给学生讲 , 他对工作简直是痴迷。细胞里的细微结

构, 是学生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, 但是真正认识

它们 , 都是翟老师亲自引导的。学生们至今都对此

印象深刻, 也受益匪浅。

作为导师 , 他不是告诉学生一个题目 , 让学生

先去试, 而是他自己先试, 并且手把手教学生。他对

学生的工作进展一直十分关注。我们都知道 , 跟翟

老师汇报结果 , 不是你一说 , 他听完了 , 问问情况就

可以了。往往他会跟你说 , “你做一遍给我看 , 你的

结果怎么做出来的。”即使他当时很忙 , 也仍然记得

这些事, 他会和学生说自己什么时间有空, 约定来看

学生的实验操作。他对待科学极其严谨 , 这种精神

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们。

老生物楼310室 , 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小房间 , 
就是翟老师完成了很多重要实验的地方。那里有一

个无菌间, 至少占了六七平方米, 是翟老师他们的细

胞培养间。剩下的12平方米 , 是四位老师的办公室

和制备电镜样品的地方。翟老师的办公室常常是晚

上最晚熄灯的, 所以他又被戏称为“生物学系的最后

一盏灯”。
翟老师多年来一直坚持 “勤能补拙”的信条 , 他

说 : “我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, 论聪明和能力远比不上

那些有成就的科学家。唯一可以谈的一点经验 , 就
是几十年来我每天比一般人多工作两小时 , 星期天

与节假日一直坚持工作。”翟老师认为 , 做一个科学

家固然要有天赋、要有才能 , 但即使这样还是需要

参加翟中和在郑州举办的细胞培养培训班的学员合影 
(最右侧穿军大衣站立者为翟中和)

北京大学“文革”后首届毕业生合影

(中排左1为于豪健, 左3为翟中和, 左4为陈阅增, 左5为高伟良, 
左6为潘惟钧, 左7为马莱龄, 左8为李荫蓁, 左9为丁明孝, 左10
为刘素珍。这些教师是细胞生物学专业建立之初的主要力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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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、勤奋, 只争朝夕。

负籍西行
翟老师在与学生辛勤工作于实验台的同时 , 也

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际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动

态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, 翟老

师深刻意识到仅仅局限于超微结构形态学已经落后

于形势发展 ,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形

态学的描述 , 必须深入到分子水平 , 探索生物机制。

1985年至1986年 , 已经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翟老

师, 在年届55岁时第三次负籍西行, 到分子生物学发

端的地方—美国, 去取经, 去学习。留学的目的地, 
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名校—麻省理工学院。1985
年5月起, 翟老师在MIT生物学系佩曼(Sheldon PEN-
MAN)教授的实验室做访问教授 , 研究细胞核骨架

及其与基因表达的关系。

翟老师亲身感受到与美国同行的显著差距 , 格
外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, 争分夺秒地工作。超负荷

的工作, 使他患上了坐骨神经炎, 这种病伴有剧烈而

持续的疼痛 , 他甚至无法站立。但他的实验也一直

未停 , 不能久站 , 翟老师就在实验室的椅子上躺着 , 
定时起来看一下实验, 再接着躺一会儿。

拖着疾病缠身的躯体 , 忍受着高强度的实验工

作, 翟老师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发表了3篇论文[1-3]。

他在这里学到了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 , 接触到了关

于细胞骨架的研究领域 , 这也成为了他以后学术生

涯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。

翟老师的学术生涯中 , 经历了几次研究方向的

转变, 从开始的遗传学, 到第二次留苏时的超微结构

形态学, 从兽医学的疫苗制备, 到细胞生物学的基础

研究, 从细胞形态学到分子生物学, 每个方向上他都

做得风生水起。别人的眼里 , 翟老师一定是聪明异

于常人, 而只有他自己, 他的家人、同事、学生知道, 
每次转变之中蕴含的艰辛。“我并不聪明 , 我最大的

优势就是勤奋。我相信勤能补拙。”古人云 : “旦旦

而学之, 久而不怠焉, 迄乎成。”

吐哺握发
在做好自己科研工作的同时 , 翟老师把大量的

心血投入到学科发展上。他始终关注着北京大学细

胞生物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。从北大生物系建立细

胞生物学专业开始 , 他始终是本学科发展的核心人

物。“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方方面面 , 翟老师

做学问、带动学科发展是他的责任感”, 翟老师的学

生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丁明孝这样说。

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在翟老师的擘画和带领

下 , 从1978年建立学科、旋即开设细胞生物学课程 , 
到建立博士点、成立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, 再到入选

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, 已成为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

细胞生物学学科之一。

青年人才的不断涌现 , 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后

劲 , 翟老师一直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。他常

常教导已经做了教授 , 甚至已经身为领导的自己的

弟子, 提醒他们给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, 多关注年

轻人的成长 , 对处于发展期的教师多些耐心、多些

支持和建议 , 多些鼓励和帮助 , 让他们尽快成长起

来。翟老师自己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 , 这恰恰是

北大的细胞生物学学科能够建立、发展并逐渐变强

的根本。

翟老师的人才观是大视野的 , 是开放的 , 为科

 杨老师和翟老师在美国

翟老师在MIT生物学系佩曼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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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培育人才。他时刻为学生的前途着想 , 为学生的

成才铺路 , 而不仅仅局限于 “人才为我所用 ”。他坚

信, 细胞生物学的发展, 在于人才, 人才要成长, 就要

学习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, 学习最现代化的科学理

念。困住年轻人, 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, 无异于故步

自封, 抱残守缺, 是没有前途的。虽然那时北大的细

胞生物学专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, 但翟老师为学生

更好的发展前途考虑, 支持和推荐学生到兄弟单位、

到国外大学去读书、留学、深造。

他对学生们的关怀 , 除了在工作上 , 还体现在

日常生活中。翟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全方位的 , 学
生父母的健康、家庭的关系、家里的环境 , 包括谁

在交男朋友、女朋友……一切都很关心。翟老师是

个能凝聚人心的人, 他留住大家不是靠强制力, 而是

靠“感情投资”。翟老师的学生张传茂教授说: “我们

没有和翟老师谈过自己的待遇如何 , 他一说让我们

回来, 我们就回来了, 就这样。” 
翟老师的人才观是开放的 , 包容的 , 全局性的。

他从不任人唯亲 , 反对 “近亲繁殖 ”。对他自己的学

生以外的人 , 他也都热心扶植。1998年 , 国家“973”
项目“细胞重大生命活动的基础与应用研究”组织立

项 , 作为组织者 , 翟老师没有将它据为己有 , 而是把

国内在细胞生物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专家集合到一

起, 不但集中了很多成名的科学家, 更包括了当时发

展势头非常好的一批年轻科学家 , 他们之中后来成

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。

“与先生的合作 , 让我收获很多 , 也是我人生

中一段宝贵的经历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回忆

起往事 , 仍然满怀感激之情。“与先生相处的五年

中, 那些大大小小的事, 至今仍令我念念不忘。先生

热爱科学 , 工作勤奋 , 对学科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

力。……先生的爱才惜才不仅限于他的学生 , 他称

赞、欣赏并提携了当时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批优

秀中青年学者 , 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成为今天我国

生命科学研究或管理方面的栋梁。崇尚学术、爱惜

人才、提携后辈 , 是先生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领域

一代大师的可贵品质。”这就是舒红兵教授对翟老

师的评价。

翟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 , 连续多年担任

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, 是生科院一代

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指路人和良师益友。

翟老师在建设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

物学学科的同时 , 也关心着整个中国细胞生物学的

发展。他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, 扶植其

他学校细胞生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。1996
年翟老师帮助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建立细胞生物学学

科 , 从建设电镜室 , 到带领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, 在清

华大学讲授“细胞生物学”课, 再到帮助引进人才, 不
遗余力。

翟老师还曾帮助南开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

学、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等院校细胞生物学课教学, 
支持他们的学科发展。

传世教材
上世纪80年代以后, 细胞生物学发展非常迅速, 

尤其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推动下 , 细胞生物学从以

超微结构为主体的基本内容 , 迅速融入了分子机制

的研究 , 重大进展层出不穷 , 学科的内容日新月异。

教科书也应与时俱进 , 不断更新知识系统。在这种

情况下, 翟老师组织起国内最优秀的一批专家, 编写

丁明孝(前排右1)和翟中和(前排右2)在一起

翟老师指导张传茂看电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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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细胞生物学》[4]教科书。这本书现在已出版到第

五版, 成为国内广为使用的生物学教科书之一。

翟老师对教学特别重视也特别认真 , 这种 “认
真”是超乎寻常的。他认为, 做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

把课讲好, 在讲课的过程中, 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断

地总结、提炼 , 最终汇成一本教材。他强调教师一

定要做研究 , 只有做研究以后才知道这个领域里发

生了什么, 否则课也不能教好。

细胞生物学专业刚刚成立之后 , 细胞生物学课

主要由翟老师讲授 , 他备课的地点就是当时他的实

验室—老生物楼310室房间, 那间使用面积仅约12
平方米的房间。翟老师的讲稿, 很厚一沓, 没有电脑

打字, 都是手写, 一笔一画, 非常认真。翟老师讲课, 
语速不快 , 言简意赅 , 条理清晰。随着学科的发展 , 
翟老师的讲稿也在不断地修改、完善。每次讲课前, 
他都很认真地思索 , 从头到尾课该怎么讲 , 想了很

多。这是翟老师的一贯风格, 做事情认真、执著, 要
求尽善尽美。

把教学工作做好 , 经过十几年的教学实践 , 最
终把教学经验积累起来, 写一本教科书, 这是翟老师

的一个理想 , 也是他的教学理念。翟老师对教材的

要求很高 , 教材不是随便抄来抄去 , 不是“剪刀加浆

糊”的游戏, 要写, 就要写出能影响几代人的教材, 这
是他的一个夙愿。

上世纪80年代, 翟老师总结了多年的教学经验, 
以自己不断修改、完善的讲稿为蓝本 , 开始动手写

教材了。那时家里住房面积小, 没有像样的书桌, 翟
老师索性把讲义和参考资料都铺在床上 , 每天在床

上趴着写。最早那本 16.1万字、32开本的《细胞生

物学基础》[5]就是这样写出来的, 它也是日后在全国

影响巨大的《细胞生物学》[4]教科书的前身。

1991年 , 国家教委 (现教育部 )首届理科生物学

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及教材建设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

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决定出版 42种教

材 , 这是高等教育出版社“八五”建设规划 , 《细胞生

物学》是重中之重。

1992年开始 , 以翟老师为领衔人 , 组织了很多

高校的教授开始编写《细胞生物学》, 中国当时相关

领域的专家, 几乎都被邀请到一起。翟老师在这本教

材上花了很多心思 , 因为这本书并不是翻译 , 而是自

主编写。1995年10月, 《细胞生物学》第一版终于付梓。

《细胞生物学》出版后, 很多院校把它作为本科

生教材 ,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书。这本书先

后获得了国家教委教材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首

届优秀教材一等奖。如今, 《细胞生物学》已经再版

了5次 [4,6-9]。要做就做精品 , 精益求精是翟老师的一

贯风格 , 也是所有编者的共识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, 
翟老师从来没有把这本书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财

产, 虽然他是领衔人和主编。翟老师的唯一希望, 是
这本书能越写越好, 能把它传下去, 名和利不在他的

考虑范围。《细胞生物学》要组织修订第二版[6]的时

候, 他就把已经成长起来, 并且富有教学和研究经验

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安排进来负责某些章节 , 而年事

已高的老先生则逐渐淡出。到第四版 [8]修订完成的

时候 , 翟老师坚持在第五版 [9]中一定要把他的名字

拿下来 , 让别人做主编。他希望把这本书越做越好 , 
考虑的是这本书能往前发展, 后继有人。

如今 , 翟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了 , 但他扶持的年

轻人已经成长起来 , 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梯队续写这

本《细胞生物学》, 也将续写北大细胞生物学学科的

辉煌。写一本能够影响几代学子的教科书 , 翟老师

实现了他的夙愿。

“文章千古事 , 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 , 名声

岂浪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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